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春天倘若不下几场雨，花儿怎会这么艳？草儿怎会这
么绿？雨后春笋怎会蹭蹭蹭地冒出尖尖的头，蹿成冲天的
竿？少雨的春天该是多么单调、枯橾、乏味啊！那还叫什么
烟雨江南？春雨降临人间，池塘春水荡漾，鱼儿多么欢畅，
蛙鼓多么响亮！

春雨更胜酒力，沾衣欲湿也好，淅淅沥沥也罢，裹着花
香，潜入梦乡，轻叩敏感心扉，化作款款诗行。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推窗远眺，伸伸懒腰，走出家门，走进雨后的
田野，挎竹篮，采野菜。晓看素梨带雨，欲滴还留；梦里桃源
缤纷，酥泥染红。

风拂柳丝长，燕剪春雨细，闲钓碧溪上。桃花渐瘦，鳜
鱼正肥。钓一江春水，收满眼春光。斜风细雨里，不须归。
潋滟水光晴方好，烟雨迷蒙春意浓。黑云压城，春雷隆隆。
闪电开路，霹雳惊魂，原来春雨有时也不温柔！喜的是，春
雨贵如油！下吧，下吧！小楼听雨春睡足，好梦初醒日迟
迟。绿窗新透柳色青，竹外鸣鸠雨已停。心忧雨摧花成冢，
晓看红湿杏花稠。花更红草更绿，空气更清新。两个黄鹂
鸣翠柳，一双紫燕剪东风，它们那轻盈的翅膀刚抖落昨夜的
雨珠。

昨宵雨滋润，今晨风摇曳，栀子花又开。捧一缕清香，
裹一袭素妆，悄然，绽放绿的枝间。爱花的小姑娘，撷一朵，
系上发梢，行走的花，逸了一路的香。

陌上花开，农人款款行垄径。春雨水田涨，涓流阡陌
浸。牵牛扛犁春播忙，一犁春雨泥芬芳。蛙鼓阵阵满沟壑，
布谷声声秧新谷。菜黄落尽伏垄径，追蝶儿童攀桑巅。蝌
蚪游丢半剪尾，只待荷露跃其间。龙虾苗儿水中戏，脱掉青
裳换红袍。

田园春光独好，野渡桥边欲前。
春潮带雨浸野津，断桥处，人不渡。桥头柳丝，绿绦拂

红栏。小舟撑出绿荫来，君莫愁，登船头。船尾梢公，兰桨
拨碧波。堤岸芳草雨洗后，天蓝蓝，草青青，儿童放学归来
早，忙趁东风放紫鸢。春风轻轻地吹，紫燕斜斜地剪，姹紫
嫣红醉春烟，桃红柳绿舞东风，风筝迎风蓝蓝天空飞，小孩
牵线青青草上追，风筝逗乐了小孩，小孩放飞了风筝。

雨后初晴。校园里，池塘边，群群金鱼嬉浅草，片片睡
莲如铜钱。看手机，朋友圈里，晒出了雨中的故事，雨后的
风景，晒出了邂逅春雨的好心情。

还等什么呢？放下手中的书，抛开正做的事，邀三五好
友，和着春的旋律，走进春天里，与春爽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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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春风轻拂，绿草如茵。在这生机勃勃的季节
里，荠菜，宛如一位清新脱俗的仙子，以其独特的鲜香，被誉
为“春蔬第一鲜”。

荠菜，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春季开白花，果实为短角
果。茎叶嫩时可吃。听母亲讲，她小时候饥荒时，荠菜和米
再滴上几滴猪油，等熬成荠菜粥的那一刻，屋子里飘香四
溢，大家都馋得直流口水，兄弟姐妹们赶紧用勺子舀一勺来
尝一下口味，不禁啧啧称赞味道很棒！

我在北京安家后，孩子们生在这，也爱吃这里的东西。
好朋友万大哥送过我一些荠菜，让我回去包饺子。他还说：

“荠菜饺子是他老爷子最爱吃的，他的祖母、母亲一直以荠
菜水饺待客。在他小孩时，每年仲春时节，奶奶就带着孩子
们到野外去挖荠菜、摘树叶、寻觅各种能吃的野菜，加上杂
粮薯片当主食用。”

我把水灵灵的荠菜带回家后，满心欢喜地一棵一棵仔
细挑拣。那嫩绿的叶片，犹如翡翠般晶莹。冲洗干净后，轻
轻将其投入开水锅里，瞬间，荠菜的清香在水汽中弥漫开
来。捞出来，剁碎，和上鲜嫩的肉馅、细碎的姜葱，撒少许盐，
轻轻搅拌。包饺子时，指尖仿佛触摸到了春天的温柔。煮熟
的饺子端上桌，热气腾腾中，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迫不及待地
夹起一个放入口中，荠菜的鲜香、肉馅的醇厚、葱姜的辛香瞬
间在舌尖上绽放，那滋味，让人陶醉其中，欲罢不能。

从这以后，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每年的阳春三月野菜
香时，我隔三差五买一些荠菜，挑一些嫩茎叶或越冬芽，焯
过后凉拌、蘸酱、做汤、炒食也行，老一点的就拿来包饺子。
如今，吃荠菜却是品尝一种珍馐，因为荠菜的价值被很多人
发现，不仅仅美味而且营养、药用价值都很高。所以近几
年，荠菜也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荠菜入诗，最早见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
《邶风·谷风》篇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足以证
明人们食用荠菜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人早就知道荠菜味道
之美了。如大文豪苏轼、爱国诗人陆游、南宋词人辛弃疾以
及齐人卞伯玉等人都有写过赞美荠菜的诗词。

又是一年芳草绿，春在溪头荠菜花。迎着和煦的春风，
沐浴着明媚的春光，品味这些古诗词，荠菜的香气仿佛从千
年的诗韵中悠悠飘来。它不仅陶醉了我们的味蕾，更温暖
了岁月，慰藉了心灵。荠菜，这大自然馈赠的珍宝，在时光
的长河中，始终散发着迷人的芬芳。

季季候物语

我尤爱春天，每到春意盎然时，榆树上的榆钱儿格外引
人注目。我和老伴总会拎着竹篮、拿着勾子，踏上乡间小
路，去采摘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老伴站在榆树下，指着一串串榆钱儿，眼中满是欢喜：“老
头子，你看，这榆钱儿长得真快，昨天还是嫩芽，今天就已经绿
油油的了。”我笑着回应：“是啊，春风一吹，它们就像赶着趟儿
似的，一串串冒出来，绿得发亮，真是让人心情舒畅。”

采摘榆钱儿，对我们而言，不只是为满足口腹之欲，更
是一种与自然的亲密对话。清晨，我们踩着露水，呼吸着清
新空气，在榆树林里专挑最嫩、最绿的榆钱儿。这样的榆钱
儿，口感鲜嫩，营养也最为丰富。

“老伴，你看，这串榆钱儿多嫩啊，肯定特别好吃。”我指
着一串榆钱儿说道。“嗯，这串好，我们把它摘下来。”老伴笑
着回应。我们用勾子轻轻一勾，像小铜钱般的榆钱儿纷纷
落入篮中，不一会儿，篮子就装满了嫩绿的榆钱儿，我们心
满意足地踏上归途。

回到家，老伴将榆钱儿洗净沥干，与面粉、水和少许盐
混合，揉成光滑的面团。她手法娴熟，面团在她手中变得柔
软而有弹性。接着，她把面团分成小块，压成饼状，撒上一
层芝麻，放入蒸锅。随着蒸汽升腾，厨房里渐渐弥漫出诱
人的香气，那是榆钱儿与面粉混合的清香，让人忍不住垂
涎。榆钱儿馍刚出锅，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那馍
软糯弹牙，榆钱儿的清香与面粉的甜香交织在一起，令人回
味无穷。老伴还将榆钱儿馍切成小块，蘸上蒜泥和酱料，味
道更是鲜美。我们边吃边聊，分享着这份简单却充满幸福
的美味。

榆钱儿除了蒸馍，还能炒着吃。老伴把榆钱儿与鸡蛋
一起翻炒，顿时香气四溢，榆钱儿的清香与鸡蛋的鲜美完美
融合，令人食欲大增。我们始终相信，食物不只是填饱肚子
的工具，更是滋养身心的良药。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晒
着暖洋洋的太阳，聊着榆钱儿的好处。“老伴，这榆钱儿真是
个好东西，不仅好吃，还对身体好。”我感慨道。“是啊，每年
这个时侯，我们都去重复这个仪式，去摘、去煮、去吃，去感
受春天的温暖和生命的活力。”老伴微笑着回应……

榆钱儿，这春天的使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
种生活态度，一种对自然的感恩，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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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活随笔

雨后，春笋探出头。祖母采回，剥开层层笋衣，刀尖纵划
一道长口，双手顺势向两侧一掰，一枚象牙般光洁的笋心露
出。切成滚刀块，投入沸水锅中，“涩”和“麻”顷刻祛除，变为
透亮的乳白。铁锅烧热倒油，葱白爆香，倾入沥干水分的笋
块，快速翻炒，再淋入黄酒，加少许酱油、白糖调和提味，引
出笋中的“甘”，然后改为文火焖煮。锅内咕嘟，汤汁逐渐
收浓，油润光亮，起锅装盘。笋的本味，连接人间烟火气，俗
常的醇厚，妥帖地贴近肺腑。若春笋与隔年的老鸭、风干
的咸肉同炖，则另一重天地：文火下的春笋吸饱了荤汤的
精华，自身的清鲜得以升腾，汤色奶白，呷一口，身心俱暖。

春日的盛宴丰沛，却也短暂。于是，家家户户便默契地
开始与时间赛跑的“存鲜”——制作笋干。天井的晨光里，
祖母剥开洗净一篓篓春笋，手起刀落，片出厚薄均匀的笋
块。焯水后捞出，摊晒竹匾上。风与日光，如两位古老而又

耐心的工匠，着手一场细致的合谋：抽走水分，凝练风味。
竹匾里如玉的笋宝宝，渐渐收敛、蜷缩、沉淀。一季的鲜活，
就这样锻打为黄褐色的时光标本。这过程中：盐为引，日光
与风为媒介，只有时间算得上一位沉默的导师。

这般制成的笋干，被祖母仔细收纳进老青瓷罐里。那
个罐身爬满冰裂纹，像凝固的霜花，平日不去动它。唯有
贵客临门，或逢上年节时，才郑重掀开盖子，取出一把，用
温水一遍遍地“醒”泡。干枯蜷缩的笋片点点舒展，重新变
得丰腴，颜色一点点转为温润的淡黄。春天的清新，也活
跃碗盘中。餐桌上不动声色的隆重，乃匮乏年月里，对季
节与土地最深情的致敬。

时间窖藏过去的日子，连同笋干的醇厚，一并封存在
那只老青瓷罐里。

如今，超市里笋干四季皆有，包装精美，触手可及。可

我总觉得，少了那份日光与等待的滋味，终究与过去青瓷罐
里取出的不一样。祖母剥洗春笋的身影、弯腰日头下翻动
笋干专注的神情，以及手掌的温度，都浸透了光阴的味道。
如此，那个年月的笋干，已不仅仅是一味单纯的菜蔬，而是
把土地的馈赠，经过虔诚的劳作，打造成穿越时间的信物、
一味“珍品”。而“珍”却又在转为“鲜”的刹那，拓展为了

“醇”的悠长。
竹园的春天会过去，笋尖会成竹，竹子会转化。可铁

锅油焖、砂锅煨炖的清鲜、瓷罐中收纳的笋干，这些由春笋
生成的滋味，如一组纽带，将竹与家、过往与当下、土地与
餐桌、生长与收藏，都妥帖地系在了一起。它们共同构筑
一部无字家书，触手可温，俯首可闻。它们以另一种方式，
重现日常的细节里，留存记忆的深处，静静地、持续地，滋
养着生活的根脉。

老青瓷罐里“存鲜”
□ 方华敏

我追随一条河流很久了
□ 杜风

散散文精选

在一首诗中曾经写过，我追随一条河流很久了。似乎
一语成谶，或者我的骨子里就痴迷于不同的流水。为了解
一条河流的轮廓，我沿着荆襄河的左岸前行。我沿着靠近
水边的步道缓行，偶尔还会停下来看一看生长在水中的植
物，或者用手机拍下自己觉得有趣的照片。手机镜头仿佛
是第三只眼睛，常常能帮我捕捉到我眼睛看不到的事物，
给予我意外的惊喜。

我曾经沿着荆襄河的左岸，向北前行，一直走到岳山
大桥。站在大桥上我发现荆襄河从这里分道扬镳，据说一
头前往长湖，与长湖相会；另一头前往太湖港，然后再与护
城河相会。这条河流就像是这个平原上的一棵仰卧的大
树，它的枝杈与果实就是大地上的村镇和小城。其它的细
枝末节就任由每个读者自我想象补充，我的想象受制于
此。河流的内涵与外延已有太多的解释。我不想在这篇
短文中过多诠释。

当我再一次向南步行时，行至雷家垱，发现河流在此
消失不见。只见一片小广场横亘在我面前。打听以后才
知道，河流在这里，一部分成为城市的地下河流，与文湖公
园相连，构成荆襄河内湿地公园的水系；另一部分链接上
东干渠。东干渠是一条有名的人工河。在我们生活的这
个平原上，似乎每个地方都有一条东干渠。我原来生活的
那个地方，有东干渠，也有西干渠。

每次经过东干渠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想到西干渠。西
干渠与东干渠一起，成为江汉平原重要的人工河流命名系
统。从荆襄河到太湖港连接护城河，或者到长湖；从荆襄
河而成为地下河连接文湖公园，或者变成西干渠，荆襄河

在这座城市，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
现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看起来距离人们很近，事实上

却距离我们的生活却很远。再也没有人来到河边担水、洗
衣服、用筲箕在河水中捞起小鱼小虾。如此美好的童年时
光，似乎与河流再无任何关联，几乎不再出现在我的梦境之
中。尽管我在日常生活中，一次又一次靠近水岸，一次又一
次行走在这条河流的岸边寻找灵感。

眼前的这一条时光与流水汇合而成的荆襄河，想象我
自己所经历的岁月本身也是一条类似的河流，知晓我们这
些人都会像江水似的流去，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再现在眼前
的流水之中。很久了，他们的名字仍然如这些水生植物一
般鲜活。水蓼、莲子草、菱角菜、茨梗、漂草、水葫芦、慈姑
等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是水草，也是我小时候每
天在一起厮混的玩伴。它们是植物，也是另一个层面上我
们自身的形象。

常常被人忽略名字的还有河岸边生长的水草，那是教
会我游泳的嫡亲师傅。至今我清晰记得，是它们教会我狗
爬式划水的泳姿。我不懂什么叫蛙泳，什么叫仰泳，什么
叫自由泳，却在许多年以后，参加过横渡长江。是河边的
水草手牵着手教会我游泳。每一天就是那奔腾不息的江
河，涌流而不去，永远都是那一个名字叫做赫拉克利特的
老兄，变化而又不曾改变，始终就是我面前的这条荆襄河。

穿过一片小树林，我来到河边伸进河水中的一块石头
边。当我从荆襄河岸边抓起一团泥土时，我想象其中密布
头顶星空的不同星辰与星座；从其中一天鲤鱼身体遗落的
月亮；或者我的某个先辈无法看清的遗骨；隐含在其中再也

辨认不了的陶土。之所以常常在条河边徘徊，说明我与之
有着不能分割的联系。我的贪婪，好奇，身至心随，都与这
条河流有关。不仅仅是泥土，还有更多的细碎之物，都吸引
着我，都会引起我的期待，都会参与我的写作。

我站在荆襄河右岸的一块石头上，低头从河水中掬起
一捧河水，然后任其在此回到河流之中，慎重地对着荆襄
河说，我正在改变我面前的河流。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情，但是我说出的话却意味深长。也许是我生平积累的经
验之谈，这一刻我站在河边就意味深长。

这条河流是我写作的词典，或者就是我写作的博物
馆。在水边走一走，就可以找到话题或灵感。水边的一丛
野花，我可以想象成水边的阿迪丽娜，她手拿筲箕正在菜
地里摘竹叶菜和鲜红的辣椒。她的形象让我想起童年的
九簰洲村。那里生活着不同年龄的阿迪丽娜。阿迪丽娜
不但生活在我的想象中，同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她们
常常来到湿地公园中跑步，跳舞，练柔力球，遛狗；春天
我还见过她们在水边采摘鲜嫩的草头，或者从浅滩里拔
起茭白。

这条河里的鱼虾，能使我尝到九簰洲村的味道。即使
在省城，或者大都市，那里的鱼虾都能闻到土腥味；这条河
里的莲藕，能让我尝到洪湖莲藕的相同味道。更重要的是，
在这里我能听见屈原汉语中的弹舌音，能追寻到三国演义
中各路英雄的足迹。回忆中的一切，无论欢欣，还是悲痛，
似乎都是美好的。在这里，我切身感受到现实主义，浪漫主
义，现代主义，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博尔赫斯，杜甫，李
白。现在渐渐懂得，我始终追寻的这条河流，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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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月光宠爱的故乡
□ 马世钰

3月 15日，春雨绵绵。我与静撑着伞，赴一场知己之
约——太湖金双村梅的家。

车停在村口，眼前豁然一亮：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
一直漫到天边。春风拂过，花香裹着雨丝扑在脸上，湿漉
漉的，也是甜丝丝的。

推开大门，茶台摆在进门第一间房。梅提着壶过来，
水汽袅袅升起，在画像前顿了顿，才慢慢散开。我们仨围
坐，话不多，茶一杯接一杯续着。有时静默——那种舒服
的、不必找话说的静默——只听见窗外雨声敲打芭蕉，壶
里的水咕嘟咕嘟轻响。

静忽然说：“还记得咱们仨第一次见面吗？也是下
雨。”梅笑了：“怎么不记得，志群第一天到秘师桥报道，大
家都说她像我妹妹！”

1994年相遇，一晃，已是32年。
梅领我们看她的书房。满架的书，整整齐齐。她最

得意的还是墙上的画——几幅兰草，疏疏几笔，却见风
骨；几幅字，墨迹酣畅，收笔处却有女子的温存。

“还记得吗？”梅指着一幅兰说，“30年前咱仨一起报
的国画班，你俩学了3个月就跑，就我一个人傻傻画到现
在。”静笑出声：“那时候多穷啊，凑钱买宣纸，一张纸裁3
份，轮流画。”

我望着那兰，忽然看见20岁的我们——挤在单位寝
室，就着一盏台灯，笨拙地描着兰叶，描着描着就笑作一

团，笑得宣纸都皱了。
原来岁月不是流走了，是沉淀在笔墨里，等着故人来

认领。
小院别有洞天。青砖铺地，红泥围垣。墙角一口青

花大缸，缸沿缺了口，里面却养着几尾锦鲤，红影在绿藻
间倏忽来去。梅说：“这是我奶奶的嫁妆，破了舍不得扔，
就改做鱼缸了。”她伸手拨了拨水，涟漪荡开，缸底的裂纹
隐约可见。

山茶花开得正艳，红得沉静。几只土鸡在花下踱步，
啄食，偶尔咕咕叫两声，给院子添了几分活气。我们沿着
墙根慢慢走，看雨珠从瓦檐滴落，砸在青石板上，碎成几
瓣。静忽然蹲下，指着一丛青苔：“看，多好。”那青苔从砖
缝里探出头来，嫩嫩的，绿得像要滴下来。

梅这些年守着这小院，守着奶奶的破缸，守着画了30
年的兰草。雨还在下，檐水滴答，青苔正绿。

离开时雨已停，天边露出浅浅的蓝。梅站在油菜花
地里送我们，金黄的背景里，她的身影小小的。车子开出
很远，后视镜里，那点金黄还在。

春天年年都来，但这样的日子——有雨、有茶、有知
己、有墨香——我知道，往后的某个午后，当我独坐窗前，
会忽然想起这个春日，想起金浪翻涌的油菜花，想起青花
缸里沉淀的时光，想起3个女子在堂屋里的那场静默。然
后，心里就暖了。

春日闲聚，岁月生香
□ 曾志群

春天的另一种说法
□ 廖日春

我见过三角梅，它的花从盛春一直拉到三伏
不管不顾的，甚至寒冬，它都绽放

我也见过油菜花，澎湃了春，无边无际推着人走
花色金黄，捉弄着小精灵，一浪盖过一浪

有些人摆拍，高挑的花弄乱了秀发
抓拍的人弯成弓
咔嚓一声，留住心旌瞬间

只是少了一枚箭，流年里已无英雄贴
满目洒下的阳光与熏风重叠着
看似云朵与雀儿的流浪
却让孩童定格在眼眶

打起转，掐指着春天的宽与长
外面是否也有辽阔的花海

飞瀑流泉（中国画） 作者 彭定旺

我的故乡总是被月光宠爱着，就像母亲宠爱着我一样。
故乡很亲，故乡的月儿很亮，故乡没有显赫的“身份”

和故事，只是栖息在光阴的某个山脚之下。那里的月光
是富足和慷慨的。总是带着一些庸懒的偏心。她不像工
业城市的月光，要么羞涩的躲进云里。要么稀薄如施
舍。她的宠爱是一种丰腴的流质，像刚挤出的尚带体温
的羊乳一样，浸润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与呼吸。

你看那光，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挥霍你的美？你的艺
术，你的诗意……

每逢新月泛舟于清波之上。浩瀚的天幕上总会闪烁
出无数个宝石。天河的浪花拍打着夜色，拍打着我易碎
的童年。

每逢夏夜，忙碌了一天的乡亲们总会贪婪的沐浴在
这白昼般的光与景中，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着人间的天
伦之乐，因为只有夜才会为他们放“假”，让他们自在和逍
遥，让他们快乐和惬意。夏夜像一首诗，诉说着“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诉说着“独出前门望野田，月
明荞麦花如雪”、诉说着“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字回时，月
满西楼”……

夏夜的月光也宠爱到了极致。光不再是观赏者，而
是沉甸甸的创造者。她将整条溪流锻造成一条流动的、
晃眼的银带，田野的麦穗，被镀上一层又一层的金，谦卑
的垂着头，承受着这厚重而神圣的恩典。就连最不起眼
的土墙，也在这光的雕刻下，显露出粗粝而柔和的肌理，
每一道 斑痕都成了时间的“独白”。空气中，无数的微
尘与夏夜的摇蚊、飞蛾、隐翅虫等在灯光月影中狂舞。
不远处时时传来蟋蟀在菜畦里弹琴，鸣蝉在树上唱歌。
它们自然也就成了这夏夜永恒盛宴里不知疲倦的宾客，
给夏夜带来无限的乐趣，也给夏夜休闲的人们带来无限
的趣味。

我常常在想，这月光是有分量的，不然那些常年被月

光照射的石阶上怎么会微微的凹陷？那不都是足迹的磨
损，也有光之重量年复一年的积累。难怪宋代晏殊在《无
题》中有“梨花院落溶溶月”的诗句，难怪李太白在《月魂
千章》中写道:“竟觉有千钧之重”。其实月光还是有味觉
的，你不妨尝一下井水里那点儿清冽的甘甜，便会知道那
是月光在深夜悄悄酿造的。

这种宠爱，不光涵养了故乡的魂灵，就连老人的面容
也被月光刻成了黑白相间的木刻版画，皱纹里也装满了
情意。夜很静，月光如水般泻在墙根下两个谈心事的老
人身上，他们把自己摊开，像两块蓬松的土壤一样，安静
的吸收着月光的爱怜。但他们从不追问生命的意义，仿
佛活着就是意义。就像不远处的那棵老榆树一样。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独自坐在花园的一角
正闭目养神。忽然，我听见月光爬上屋顶的声音，“沙沙
沙”，像春蚕在咀嚼桑叶。我沉浸在“明月别枝惊鹊，清风
半夜鸣蝉”的意境中，也似乎在等月光像爬山虎一样爬上
我的肩膀……

直到后来我为了追逐远方的灯光而告别故乡。在那
些被霓虹灯切割的天空下，我总算懂得了被“宠爱”的含义。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异乡的月光因
为暧昧才模糊了万物的轮廓。我每次都是在梦境中乘
着月光回到故乡的，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让那些丰
沛的、带着体温的光洗涤我骨缝里曾经被沾染的冰冷的
铁锈。

故乡，成了我不断折返的光的原点，她告诉我们，世
界上真正的富裕不在于你曾经拥有多少光，而是被光如
何塑造。你的宠爱不在于高度，而在于温度，不在于你曾
经照亮的一切，而在于那些曾经被你温暖的灵魂。

哦，故乡——被月光宠爱的故乡，因为她的本身已经
成了一道温和而永恒的光，永远钉在我生命的天空之上。

我为你而歌，为你欢呼，也为你祈祷！


